
一
、
彼
得
與
狼 

 
 

清
早
，
彼
得
打
開
大
門
，
跑
到
屋
外
的
草
地
上
玩
。
枝
頭
上
，
一
隻
小
鳥
吱
吱
喳
喳

快
活
的
叫
著
。
一
隻
鴨
子
搖
搖
擺
擺
的
溜
出
門
外
，
他
很
高
興
彼
得
忘
記
關
門
，
可
以
趁

機
到
池
塘
裡
好
好
的
游
水
。 

小
鳥
看
見
鴨
子
，
飛
到
他
身
邊
，
不
屑
的
問
：「
你
連
飛
都
不
會
，
到
底
算
什
麼
鳥
？
」

鴨
子
不
服
氣
的
說
：「
你
連
游
泳
都
不
會
，
你
又
算
什
麼
鳥
？
」
說
完
，「
撲
通
」
一
聲
，

就
跳
進
池
塘
裡
。
他
們
一
個
在
池
中
游
，
一
個
在
池
邊
跳
，
還
不
停
的
爭
吵
著
。 

突
然
，
彼
得
發
現
草
地
那
端
，
有
隻
貓
走
了
過
來
。
貓
打
算
趁
著
小
鳥
和
鴨
子
爭
吵

時
，
來
個
一
箭
雙
鵰
。
當
貓
悄
悄
的
走
向
小
鳥
時
，
彼
得
連
忙
大
喊
：「
小
心
啊
！
」
小
鳥

機
警
的
飛
到
樹
上
，
貓
無
奈
的
在
樹
下
繞
著
。 

這
時
，
老
祖
父
出
來
了
，
生
氣
的
對
彼
得
說
：「
這
裡
是
很
危
險
的
，
如
果
大
野
狼
跑

出
來
，
怎
麼
辦
？
」
彼
得
不
理
會
，
心
想
：「
我
是
勇
敢
的
大
男
孩
，
哪
會
怕
大
野
狼
？
」

可
是
老
祖
父
硬
將
彼
得
拉
回
家
去
，
並
鎖
上
大
門
。 

彼
得
剛
回
到
家
，
大
野
狼
果
然
出
現
了
。
貓
慌
張
的
爬
到
樹
上
，
鴨
子
嚇
得
跳
上
岸

準
備
逃
跑
；
可
是
不
管
鴨
子
怎
樣
拚
命
跑
，
還
是
被
大
野
狼
抓
到
，
並
且
被
吞
到
肚
子
裡
。

貓
躲
在
樹
上
，
一
動
也
不
動
；
小
鳥
藏
在
樹
葉
間
，
不
敢
露
臉
；
凶
狠
的
大
野
狼
，
在
樹

下
團
團
轉
；
彼
得
站
在
大
門
後
，
鎮
靜
的
觀
察
外
面
的
情
況
。 

彼
得
從
屋
裡
拿
出
一
條
粗
繩
，
先
爬
到
石
牆
上
，
再
抓
住
樹
枝
，
爬
上
大
樹
。
彼
得

對
小
鳥
說
：「
你
下
去
，
在
大
野
狼
的
頭
頂
繞
著
飛
。
」
於
是
，
小
鳥
飛
了
下
來
，
翅
膀
幾

乎
碰
到
大
野
狼
的
頭
。
大
野
狼
氣
極
了
，
左
跳
右
跳
的
追
咬
小
鳥
，
可
是
小
鳥
太
靈
巧
了
，

大
野
狼
一
點
辦
法
也
沒
有
。 

彼
得
用
繩
子
做
了
一
個
圈
套
，
小
心
翼
翼
的
放
下
去
，
正
好
套
住
大
野
狼
的
尾
巴
，

彼
得
用
力
一
拉
，
大
野
狼
想
掙
脫
這
個
套
結
，
拚
命
亂
跳
，
套
結
卻
愈
套
愈
緊
。 

一
群
追
蹤
大
野
狼
的
獵
人
來
了
。
彼
得
大
喊
：「
獵
人
先
生
！
請
你
們
不
要
開
槍
！
我

已
經
捉
到
大
野
狼
了
，
我
們
一
起
把
他
送
到
動
物
園
去
吧
！
」 

這
一
支
勝
利
的
隊
伍
出
發
了
，
彼
得
走
在
最
前
面
，
接
著
是
抬
著
大
野
狼
的
獵
人
，

最
後
是
老
祖
父
與
貓
。
老
祖
父
說
：「
要
是
彼
得
沒
有
抓
到
這
隻
狼
，
看
怎
麼
辦
！
」
小
鳥

一
邊
飛
一
邊
得
意
的
說
：「
看
！
我
們
多
厲
害
！
」 



二
、
巨
人
與
小
孩 

 
 

從
前
，
在
一
個
遙
遠
的
國
度
裡
，
有
一
座
美
麗
的
大
花
園
。
園
裡
百
花
齊
放
，
還
有

許
多
翠
綠
的
樹
。
可
是
，
這
座
花
園
的
主
人
是
個
自
私
的
巨
人
，
他
不
許
別
人
踏
進
花
園

一
步
。 

 
 

有
一
年
，
巨
人
出
外
訪
友
。
附
近
的
小
孩
發
現
巨
人
不
在
家
，
紛
紛
跑
進
他
的
花
園

玩
耍
。
巨
人
訪
友
回
來
，
看
見
小
孩
子
在
花
園
裡
奔
跑
，
氣
得
暴
跳
如
雷
，
大
吼
著
：「
是

誰
讓
你
們
進
來
的
！
」
孩
子
們
嚇
得
一
哄
而
散
。
不
久
，
巨
人
在
花
園
四
周
築
起
高
高
的

圍
牆
，
並
在
牆
上
貼
著
一
張
告
示
：「
不
准
進
入
，
抓
到
就
打
」，
孩
子
們
看
了
既
失
望
又

害
怕
。
他
們
時
常
在
花
園
門
口
走
來
走
去
，
希
望
有
一
天
能
再
進
去
遊
玩
。 

 
 

寒
冷
的
冬
天
過
去
了
，
春
神
為
大
地
帶
來
一
片
生
意
盎
然
的
景
象
。
當
她
走
近
巨
人

的
花
園
，
看
見
那
張
告
示
時
，
不
禁
對
孩
子
們
心
生
同
情
，
不
願
走
進
花
園
。
因
此
，
園

裡
依
舊
北
風
怒
吼
，
霜
雪
籠
罩
，
沒
有
一
點
春
的
風
息
。 

 
 

巨
人
長
久
生
活
在
嚴
寒
中
，
脾
氣
變
得
十
分
暴
躁
，
心
裡
很
納
悶
：
為
什
麼
春
天
還

不
來
？ 

 
 

有
一
天
，
當
巨
人
醒
來
，
突
然
聽
到
窗
外
傳
來
吱
吱
喳
喳
的
鳥
叫
聲
，
連
忙
爬
下
床
，

朝
窗
外
望
去
。
他
發
現
風
雪
已
經
停
了
，
一
群
小
孩
從
牆
角
的
小
洞
鑽
進
花
園
，
有
的
在

樹
下
盪
秋
千
，
有
的
在
花
草
叢
中
玩
捉
迷
藏
。
只
要
有
小
孩
的
地
方
，
花
開
了
，
草
綠
了
，

樹
木
也
長
出
綠
葉
了
。
但
是
，
沒
有
小
孩
的
地
方
，
仍
舊
積
滿
了
一
層
厚
厚
的
雪
。 

 
 

巨
人
恍
然
大
悟
：「
我
就
是
太
自
私
了
，
所
以
春
天
才
不
肯
來
我
的
花
園
。
」
他
拿
起

一
把
斧
頭
，
急
急
忙
忙
的
走
到
屋
外
，
要
把
圍
牆
砍
倒
。
孩
子
們
一
看
見
巨
人
，
嚇
得
趕

緊
逃
跑
。
有
一
個
沒
有
逃
開
的
小
男
孩
，
坐
在
一
棵
枯
樹
下
哭
泣
。
巨
人
抱
起
他
，
親
切

的
問
：「
你
為
什
麼
哭
呢
？
」
小
男
孩
含
著
淚
：「
我
想
爬
到
樹
上
玩
，
可
是
爬
不
上
去
。
」

巨
人
把
他
抱
到
樹
上
，
那
棵
枯
樹
立
刻
長
出
嫩
綠
的
葉
子
。 

 
 

春
神
又
回
到
花
園
了
！
巨
人
揮
動
巨
斧
把
圍
牆
砍
倒
，
對
孩
子
們
說
：「
謝
謝
你
們
帶

來
春
天
。
你
們
就
是
最
美
麗
的
花
朵
，
歡
迎
你
們
隨
時
來
玩
！ 

  



三
、
浴
缸
裡
的
大
發
現 

 
 

距
今
二
千
二
百
多
年
以
前
，
在
義
大
利
西
西
里
島
東
南
部
的
一
個
古
城
裡
，
有
一
位

著
名
的
科
學
家
，
名
叫
阿
基
米
德
。 

阿
基
米
德
在
當
時
是
一
位
宮
廷
科
學
家
，
有
一
次
，
國
王
命
令
金
匠
打
造
一
頂
王
冠
，

當
這
頂
金
光
閃
閃
、
耀
眼
奪
目
的
王
冠
打
造
完
成
後
，
大
臣
們
無
不
嘖
嘖
稱
奇
，
認
為
是

稀
世
傑
作
。
然
而
，
國
王
卻
對
王
冠
的
製
作
材
料
起
了
疑
心
，
懷
疑
金
匠
偷
工
減
料
，
在

王
冠
中
摻
入
了
其
他
金
屬
。
於
是
他
要
阿
基
米
德
在
不
破
壞
王
冠
的
情
況
下
，
想
辦
法
查

明
真
相
。 

這
個
問
題
可
真
是
難
倒
了
阿
基
米
德
，
雖
然
他
日
夜
不
停
的
思
考
，
一
天
到
晚
都
在

這
個
棘
手
的
問
題
上
打
轉
，
但
一
時
也
想
不
出
很
好
的
辦
法
，
來
證
明
王
冠
是
否
摻
入
了

其
他
金
屬
。 

有
一
天
，
阿
基
米
德
覺
得
很
疲
憊
，
便
打
算
到
澡
堂
洗
澡
，
希
望
藉
由
泡
澡
，
讓
多

日
來
苦
惱
的
心
情
鬆
弛
下
來
。
當
他
進
入
浴
缸
時
，
缸
內
的
水
位
立
刻
上
升
，
並
且
溢
了

出
來
。
他
躺
在
浴
缸
裡
，
腦
中
仍
然
想
著
王
冠
。
想
著
、
想
著
，
一
個
念
頭
閃
過
：「
如
果

把
王
冠
放
入
注
滿
水
的
盆
子
，
水
也
會
溢
出
來
吧
！
」
阿
基
米
德
的
心
裡
感
到
有
些
興
奮
。

他
繼
續
想
著
：「
如
果
王
冠
是
純
金
打
造
的
，
王
冠
和
同
等
重
量
的
純
金
塊
，
體
積
大
小
應

該
相
同
。
那
麼
，
它
們
放
進
水
盆
時
，
溢
出
的
水
應
該
會
一
樣
多
。
」「
如
果
王
冠
摻
了
其

他
金
屬
，
王
冠
的
體
積
和
純
金
塊
的
體
積
一
定
不
一
樣
大
，
那
麼
他
們
溢
出
的
水
量
就
不

同
了
。
」 

想
到
這
裡
，
阿
基
米
德
突
然
從
浴
缸
中
一
躍
而
起
。
他
高
興
的
向
大
街
跑
去
，
邊
跑

邊
叫
著
：「
我
知
道
了
！
我
知
道
了
！
」
行
人
們
看
到
阿
基
米
德
在
街
上
狂
奔
，
都
以
為
他

瘋
了
。 阿

基
米
德
如
旋
風
般
的
衝
進
了
王
宮
，
把
國
王
嚇
了
一
跳
。
只
見
他
語
無
倫
次
的
反

覆
說
著
「
我
知
道
了
！
我
知
道
了
！
」
直
到
國
王
把
袍
子
遞
給
他
穿
上
，
他
便
迫
不
及
待

的
請
國
王
準
備
三
個
水
盆
及
和
王
冠
同
等
重
量
的
純
金
塊
和
白
銀
。
之
後
，
阿
基
米
德
把

王
冠
、
金
塊
和
白
銀
依
次
放
進
水
盆
裡
，
並
且
測
量
溢
出
的
水
量
。
最
後
，
他
發
現
白
銀

溢
出
的
水
量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王
冠
，
最
少
的
是
金
塊
。
這
個
結
果
，
說
明
了
王
冠
確
實
被

摻
入
了
其
他
金
屬
，
也
證
實
了
國
王
的
疑
慮
，
金
匠
因
此
受
到
了
應
有
的
懲
罰
。 

解
決
了
王
冠
的
問
題
後
，
阿
基
米
德
對
生
活
周
遭
環
境
與
事
物
更
加
細
心
留
意
。
他

的
研
究
與
發
現
，
對
後
來
人
類
科
學
的
進
步
，
有
很
大
的
貢
獻
呢
！ 


